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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前，邵阳的本土诗人留下的
作品，不是很多。唐末胡曾是第一位，
留有 154 首咏史诗。唐末的都梁十景
诗，应当是本土诗人之作，可惜没有留
下姓名。一直到宋末出了个罗宗之，字
巨海，号栖碧，今邵东人，南宋度宗咸
淳庚午年（1270）特科进士，官至翰林
知制诰，著有《栖碧诗文集》。

其人忧时忧国，读其《伤时》可知：
“有心安社稷，无力济苍生。王莽权倾
国，君民暗失声。”其时权奸贾似道当
政，罗氏之诗直抒胸臆，反映了朝野侧
目之情。后来，深感自己“无计清君
侧，何颜待御前”而再三请退故里。度
宗赵禥赐银币，给禀膳，御书“忠肃”
二字，放其归隐邵东铁塘。归隐时，有

《惊梦》之作：“退隐云山沐圣恩，馨香
祷祝赤心存。噬贤狗吠人猫笑，噩梦惊
醒欲断魂。”嫉恶之心，忠贞之情，浸
淫字里行间。他不畏艰凶，在《讽贾似
道》一诗中，直呼贾似道为“庆父”：

“伤心怕见西湖水，民血民膏民泪凝。
庆父重生天又乱，万家湮没一家亲。”
义愤填膺，耿介无畏，真是“宝古佬”
精神的典范。

还有一个刘瑾玉，宝庆尚贤里（今
邵阳县五丰铺镇）老堡刘氏先人。南宋
末年秀才。宋亡后隐逸山林，闭门求
学。其《送芳远侄海南平寇》，一腔爱国
救民之情形诸于笔端，亦彰扬了邵阳
人的风格品性：“征骑海南去，平寇志
犹初。我苦年空迈，君行义有余。别离
今弟妹，救恤旧民闾。底用闲愁遣，窗
前日著书。”送别侄儿，激励初志，报国

行义，平寇恤民。感叹自己年高，不能
从征，只有收拾闲愁，课读著书。他也
确实著有《春秋说约》《吕律成书》《佛
理释义》等著作，可惜今已失传。

自胡曾始，从邵阳几位先贤之作
看，都胸怀磊落，忠贞耿介，风骨挺岸，
忧国忧民，没有借酒浇愁之举，强赋新
词之态。其吟咏亦为真性情、高境界，
其精神真是我们后人应当继承、发扬
的宝贵财富。

僧道留诗说清虚

道教重视活好当下，所以讲究炼
丹、养身，追求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佛
教认为此生受苦受难，要慈悲为善，来
生皈依极乐世界。在人生执念上，一个
追求此岸，一个追求彼岸，是完全相悖
的。但僧尼、道士都是出家人，都崇尚
远离尘嚣，淡泊山林。所以僧道之诗，
在这一点又是共通的。同中异，异中
同，于人于物，这个道理都是适用的。

僧瑞兰于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
在今新邵二中内筑建了兴福寺，有诗
云：“破屋萧然托小岑，相依不觉二毛
侵。山光绕槛烟岚净，溪水到门风雨声。
尘世偷闲余此地，禅堂说法证初心。客
来呼酒入林去，夜静月明长醉吟。”

与小山上凄清萧索的破旧居室相
依，不知不觉白发已斑驳于青丝之间。
幸喜有山光绕槛，烟岚明净，门前清
溪，行风逗雨，天然妙趣，悦性怡情。滚
滚红尘之中，能有这一方清寂幽闲之
地，更何况可伴晨钟暮鼓、黄卷青灯，
证禅说法，了却菩提初心，消山中永

日，修彼岸长生。朋友来的时候，呼一
壶酒，林中对饮，坐拥山间清籁，相招
明月醉吟。其实，享受的不是彼岸之
求，而是此岸之乐。

这首诗名《三溪寺》，可能是后人
加的标题。因为明初时才改名“三溪
寺”，已是瑞兰身后百年有加了。

稍后不久，有宋末元初武冈道长
李道纯者，博学多才，精于道家内丹之
学。其《水调歌头·赠刘居士》：“在俗心
不俗，尘里不沾尘。处身中正，何妨闹
市与山林？践履不偏不易，日用无争无
执，只此是全真。方寸莫教昧，便是上
乘人。采元精，炼元气，复元神。三元合
一，自然鼎内大丹凝。更把玄风鼓动，
天外迷云消散，慧月朗然明。叩我第一
义，江上数峰青。”即崇尚修身中正，活
好当下。

其《咏藕二首》云：“一种灵苗异，
其他迥不同。法身元洁白，真性本玲
珑。外象头头曲，中间窍窍通。淤泥淹
不得，花发满池红。”“我本清虚种，玲
珑贯古今。为厌名利冗，且隐淤泥深。
每有济人意，常怀克己心。几多捞漉
者，那个是知音？”

全是以藕喻人，以藕传道，讲究修
身。其实，修身一理，儒家亦十分重视，
且以其做为人生第一课。佛讲修身，以
求来生正果，而其生活态度实际上与
道家一样，“客来呼酒”“月明醉吟”，潇
洒此岸。道讲修身，活好此生。儒讲修
身，不为来生，而为此生“齐家治国平
天下”。所以许多名刹宝阁，三教同祀，
实是有道理的。

◆邵阳诗韵

先贤留韵赤心存（外一篇）

刘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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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再造共和”的伟大历史功绩，确立了他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蔡锷在摆脱袁
世凯的监控过程中，曾与北京八大胡同的小凤仙
有所接触，所以后来的戏剧、影视、图书等，便演绎
出蔡锷与小凤仙许多让人感动的“爱情”故事，完
全背离了历史真相。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没有看到
系统地还原蔡锷与小凤仙关系历史真相的文章。
笔者不是研究蔡锷的专家，只是蔡锷故乡的一位

“书生”。从我近几年搜集到的碎片化的历史资料
来看，蔡锷与小凤仙的“惊世之恋”，既不符合事
实，也不符合逻辑，严重玷污了蔡锷的光辉形象。

就像《西游记》不是《玄装传》，《三国演义》不
等于《三国志》一样，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不能离
开这个历史人物的真相而胡编乱造。一个时期以
来，对历史人物的戏说成风，只取一点因由而随意
点染，带偏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如果岁月深
处的人物故事任凭戏说大行其道，如果历史细节
都被裁取成满地鸡毛的艳遇浪漫，那无疑是一种
灾难。关于蔡锷和小凤仙关系的历史真相，就遇上
了这种灾难。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因喉癌逝世的
当天，《申报》没经任何考证，便刊出民鸣社的戏
剧预告《再造共和之伟人蔡锷》。当年12月5日，

《申报》接着刊出“笑舞台”的正式演出的广告，剧
名改为《筱凤仙哭祭蔡锷》。广告称：“筱凤仙与蔡
锷究有何等关系？筱凤仙何以哭祭蔡锷？恐知之
者甚鲜，本舞台访得实情，编成斯剧。”筱凤仙即
小凤仙。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
《知音》。强大的演员阵容，精湛的演艺水平，加上
蔡锷与小凤仙这个“深明大义”的“美女、才女、侠
女”的传奇爱恋的故事情节，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可能编剧和导演的
本意是为了给蔡锷的英雄形象增色，但因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效果上
却严重玷污了蔡锷的形象和人格。

大多数读者和观众是无法考证蔡锷和小凤仙是否真有“惊世爱情”
的，也难以做到把文学作品与史实真相严格区分的。据专门研究蔡锷的
学者吕义国先生在“松坡学社”公众号上披露，2018年他至少看到两家卫
星电视台在播发有关蔡锷将军的节目中，蔡锷就是一个整日混迹于八大
胡同，纵情酒色、不问时政的浪荡纨绔形象，就连云南某博物馆关于蔡锷
的讲解词，也是按《知音》的描绘来编写的。真是让人悲催。

难道就无人对此作过实事求是的记录和阐述？有的，周钟岳（1876-
1955）就是。周钟岳何许人也？毛主席曾经称赞他为“云南五老”之一，解放
以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在蔡锷任云南都督时任都督府秘书长，蔡锷
任袁世凯政府“全国经界局”督办时，第一时间把他从云南调到经界局任
秘书长。周钟岳既是蔡锷最可信的下属，也是蔡锷的知己知音。更重要的
是，他是蔡锷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见证者和政治活动参与者、策划人之
一，对蔡锷和小凤仙的真实关系最有发言权。

1944年12月27日，当时在陪都重庆担任民国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
院长的周钟岳，正巧回昆明休假，在《朝报》上看到该报总经理王公弢撰
写的连载文章《云南护国起义纪实》，文章中有蔡锷在北京经界局无所
事事，“整日与友逛娼寮，赌博饮酒，以为消遣”等字样，怒不可遏。于是
在《正义报》接连发表《斥王公弢之妄言》《答王公弢书》两篇雄文，对王
文予以驳斥，澄清历史事实。王公弢辩称他的文字并非杜撰，资料来源
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华帝梦》和共和书局印行的《洪宪八十三天记》。
周钟岳驳斥道，谁都知道，这两部书都是小说，“书中对蔡锷的描写，多
有渲染失实之处”。

由于野史的编造和文学的演义，小凤仙成了近代少有的美女、才
女、侠女，她参与设计并用骡车成功掩护蔡锷逃出北京，是“再造共和”
的有功之臣。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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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一个老先生发帖称，一
本遗失了20多年的书，突然被人专门
送过来。这让我的思维活络了起来，
读书的人，面对一本失而复得的书，肯
定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感慨自然也不
会少。想想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好的
运气了，有多少书，借出去了，就再也
没回来。

得一本好书，我会一口气读完，读
过了，爱嘚瑟的毛病也便上来了，眉飞
色舞地在熟人和朋友的面前讲起书中
的精彩内容。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哥
们，这么好的东西，也该拿出来让大家
分享。行，这有什么不行的。于是，还
沾着我的手指温度的书借出去了。众
多的借书人，好像对我这个人的特性
有一些了解，天生的马大哈，隔不了几
天，就忘记了书借给了何人。书的主
人没有主动索回，那行，书也就成了别
人的了。从我的书架上失踪的书，我
至今还能记得住名儿的有《红与黑》

《飘》《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

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名著。还有贾平凹
的《废都》，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以及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然，远远不
止这些，我的记性就是这么糟糕。

除掉不断地从书店里购回新书，
我也会经常向他人借书，毕竟天下的
书太多了，喜欢一本就买一本，财力也
跟不上。记得有次从一朋友那儿借来
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钱式比喻让
我兴趣大动，看了一遍觉得不过瘾，看
了几遍，越看越喜欢，于是就心生歹
念，不打算归还这本让我爱不释手的
书了。我也知道，如果等到书的主人
讨要的时候再归还，那是很尴尬的。
我干脆先来一个“火力侦察”，倘若那
位仁兄也像我一样“贵人多忘事”，那
书就是我的了。我假装再向他借《围
城》，他爽快地答应了，说回家找，找到
了就借给我。一连多日无消息，我基
本断定这个“二货”跟我一样忘记了书
原本就在我手中。再次见面，他呵呵
干笑几下，然后说，书不见了，以后找

到再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当时
的我，兴奋得心花怒放。

经常面对那本书，不安也就浮出
了水面，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横竖都
不怎么舒服，心想要不要让它重归它
的主人？这么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愈
发觉得自己做人不够厚道，尽管那人
早忘了书到底借给谁了，但冲着当初
他的那份友好，我也理应对得起他的
那份美意。书终于被我送还了，只是
送还的时候，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美
丽的台阶。我说，书一直就在我的手
中，我不过是在考考你的记性。

在另一个朋友的书架上，我曾看
到过几本相当面熟的书，拿起来随手
翻翻，书上却留满了不属于我的痕
迹。这个看书并且爱书的朋友，他有
太多的佐证证明书就是他的了，那么
多的线条，那么多出自他手的密密麻
麻的心得体会，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

“战斗集体”。我呢，尽管心存疑惑，但
还是免开尊口了。这以后，我也学了
一个乖，但凡得一本新书，首先要做的
事情就是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大
名，有了这，不至于到时“死无对证”。

近些年，书失踪的事情少了许多，
这并非说明我的记性长进了，而是看
书的人少了，而一直钟爱看书的我，越
发显得不合时宜了。

◆品茗谈文

那些不知所踪的书
范方启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
的，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
则。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
行款方式，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
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的4个
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
发现的刻文陶片，可以分为两组，4
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
应是新需求。根据早期汉字的应
用情况，我们不难猜测，它就是甲
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所
以，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
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
身，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方便说”认为，汉字字形便于
竖写，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这是
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持简习
惯说”认为，古人应是席地而坐，左
手持简，置于胸前，右手执笔而书，
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
序的下行。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
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而
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这样，就剩下第二点，即活动
本身。毫无疑问，甲骨占卜活动占
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在行款基本
样式确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它

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即神意由
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是
一种“天垂象”式的昭示。行款自
上而下的字序，从形式上正好吻合
这个特点。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
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行序呢？从
甲骨材料出发，它通常可以分为几
个对称区域，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
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
行而右”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行
序是自由的，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
地以“下行而左”，即行序“从右至
左”为主，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对于竹简，无论是先写后编成
册，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从右至左
都是比较方便的，对此，不少学者已
有丰富的论证。对于先写后编成册
的情况，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
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便于写
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
近，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

不过，汉字行款基本样式的真
正确立，应是在周代。周代在继承
商代的行款中，单纯延续了竹简行
款样式，统一使用字序自上而下、
行序从右至左的行款，极少有例
外。自此，被沿用数千年的汉字行
款基本样式得以完全确立。

◆思想者营地

汉字字序行序是如何确立的
李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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